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《祈望》+《樱花林》[暗末同人]

你有一双孤寂哀伤的眼睛，总是怯怯地紧抓著胸前的十字架，看著我，你发著抖的身子显示你有多害怕我。

因为你知道我讨厌你，每次看见你时，我总是带著一副鄙倪的表情，嘴里说著残忍无情的话伤害你。

不过你不知道，其实自从那一日在孤儿院见到你时……我已经爱上你了。

「啊…不……」

炙热醉人的刺激，不禁沉迷的吟喔声，一次又一次，羞愧无力地出口。

床上火热交缠的身躯，强迫与不愿互相交战，最终…和以往一样是他被征服。

「呵！你在浪费力气。」如豹灵锐的黑眸，眯成一线，带著胜利著般的骄傲，窃笑讽刺著身下挣扎的弱小。

「不…住手……唔──」反抗声在胸前樱红被含允时消散。

轻轻吸咬又啃啮，激情的火焰，灼烧著理智与反抗，最终他还是放弃了。

第几次了……忆贵在浮沉脑海中想著，但……他根本算不清。

太多次也太久了，他无法抵抗默对他的允取允求，像要不腻他身体的反覆不止。

好恨…好恨默！因为在他眼里，他只是一个泄欲的玩偶，在床上任他满足取求、下床後他却是视他如空气无物。

然而他却可悲的…对一个只要他身子的男人，有了感情。

同姓相爱本就难行。更何况他只是单恋，恋著一个永远不会爱他的人，因为这个人讨厌他，虽然如此他还是会一直爱著他，哪怕他眷恋的只是他的身子、哪怕得到的只有痛苦，他也甘之如饴。

没有预警，身後的灼热勃起已抵在他穴口，一寸一寸地没入温热紧窟的窄道中，感觉不到疼痛因为他已经麻木了，可是身体却悲哀的起了反应，被撑开跪俯的双腿间，挺立的嫩芽正兴奋地不住颤动 。

默一个粗暴的挺进，撑大原本排拒的敏锐内壁，直达深处，带著欲火的血液在那一瞬间涌上忆贵的全身，然後和以往一样，默为了满足自己，如野马般猛烈的在忆贵体内冲刺，自我地发泄情欲，贪婪的索取，没有情人间性爱的体贴，只有泄欲与掠夺。

默湿热的汗水随著律动滴落在他身下的雪背上，一个使力的挺进，泛红的美背随即圆滑地弓起，大手紧紧的压下弓起的身躯，配合著进出的动作，他火热的双唇缓慢的留下青印。

撑著逐渐沉入爱欲中的意识，忆贵抖著手紧抓住胸前唯一没被默脱去的十字架，和以往一样，他向所信仰的神，许了个小小的愿望。

然後情欲逐渐地高升爆发，默的另一只手滑进他大开的跨中，捻住那不住颤动的芽根，轻柔的抚摸搓揉，抵挡不住他所给予的刺激，忆贵的身子控制不了的颤抖，含入灼热的紧箍越加地收缩，慢慢的直达临界点。

两人步入了高潮中，一计狂热注入忆贵的身子，他也并射出欢爱的产物。

神！请您让他爱我………

穿戴好衣服，默走向床边，俯视著卷缩沉睡的丽人。

一时兴起，他靠近细看著那一张小脸，没有任何原因，只是想好好记下眼前难辨性别的精致五官，当初吸引他的就是这一张丽颜，只是没想到经过时间的历练，他依旧是艳丽诱人，连身子也是诱人的令人不舍放开。

就连……默的眼神从脸庞滑落他的胸前。

这里也是吸引著他………

叹了一口气，有些事他不愿舍望和去想。俯下身，薄唇轻轻地啄了一下丽人的额际後说：「今天帮里有些问题，我走了……」转身迈开步伐，他轻轻地带上房门。

听见合上门的声音，默以为沉睡的人儿，挣开了满是疑惑的双眼。

忆贵想不通默方才的行为有什麽意思，这是他第一次对他表现如此亲腻的行为，虽然不明白他的用意，但他的心里却不禁泛起一丝丝的幸福感动。

在默的心里他…是不是有一个位子？忆贵不免心中舍望著。但想起默临走前说的话，他不禁有些担心。

对於默的工作他不是很了解，但常见默带著伤痕而回，且出门时身边皆有许多人跟随两侧，因此他猜测他是一个有地位却身处危险的人物，但他不能向他问清楚，因为默不准他问，而被默限制只能待在这个大宅的他也无从得知。然而担心他会遇到危险，所以他总是默默的为他向神祈福，保佑著他。

今天也是，忆贵紧握著自孤儿院唯一能带出来的十字架，虔诚地向上帝祷告。

虽然他是个没有资格向上帝祷告…背德爱著同性的人，可是他一直相信，只要心中有上帝的存在，不论地位高低、贫贱，只要相信上帝，上帝一定会听到你的祷告与祈愿。

突然，床头传来一阵阵音乐声。

忆贵不禁欣喜一笑，他将床柜上的手机拿起，那是默给他的而知道号码的也只有默。

「喂…喂…」他应了数声却无人回应，只有微弱的喘气声回荡著。

忆贵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不祥的预感令他害怕，他不放弃的又喊了几声，终於有了回应。

「贵……」

「默…是你…」他很高兴，因为这是默第一次在交欢以外的时候叫他名字，而这也是他曾经向神许过的愿望，如今实现了。

「哼……我刚被人暗算……中了一枪……」语气中有种自嘲。

这句话如同一桶冷水泼向忆贵，他一张脸瞬间刷白，「默，你还好吗？撑著点……我去找你。」

著急他的伤势，忆贵只想马上见到他，也忘了自己好几年未走出这间大宅。

「我有件事…要告诉你……」语气似乎渐渐微弱，像是在交代…遗言。

「默，你撑著……我叫信找你，你等著会没事的。」信是默的左右手，找他去默一定有救的。

「不…你，你听我说……」听出忆贵语气中满满的著急，默心中不由得松了一口气。他一直以为忆贵是恨他的，原来…并非如此，无奈他竟是到这种时候才知道……

「你知道吗……第一次在孤儿院见到你，我就忘不了你……忘不了你的笑，你的脸……」

听了他的话，忆贵几乎无法控制地泫然欲泣，其实他是高兴的，只是他一点也笑不出来。

「我爱你…贵……」

「默──」上帝果然听见他愿望，可这一瞬间忆贵却哭了。

珍珠般的泪水抑制不住地滚落，如同默流逝的生命快速没有停止。

「贵……我…爱你。」默知道他哭的非常伤心，如果可以…他想为他逝去泪水，但在远方的他却无法去实现，只能带著这个遗憾合上双眼……

「默…默──你不要吓我，回答我……回答啊！」呼唤著他的名字，没有人回应。

「不要……默…」

紧抓著无声的电话，泪珠滚滚而落没有停止。

今天，上帝实现他两个愿望，代价却是带走他所爱的人……

墓碑上，一块一块的圆形痕迹，是水吗？但没有下雨的晴天如何形成？

「忆贵少爷，保重您的身体。」信见他已在烈阳下伫立多时，好心的开口劝说。

「你先离开吧！我想在待一会儿。」背对著信，忆贵强忍著满框的泪水说著。不舍不愿离开默，他有好多话要对他说。

遵从忆贵的话，信转身离开。

所有的事他都清楚的看在眼里却无力去改变，这样的结局…是谁形成的？

等信走後，所有悲伤的泪水涌出忆贵的眼框，止不住颤抖的双手，环上刻著所爱之人的名的冰冷墓碑。

「默…你知道你好自私吗？留下一句『我爱你』就这麽走了，你知道…我盼这句话有多久吗？是啊！我是盼到了，但为何盼到後你却…却……」

在也挡不住心中的悲痛，他无法控制的痛哭失声，失去最爱最重要的人，一颗心因为失去而疼痛，也因为疼痛而麻痹，心中除了痛再也没有其他感觉的存在。

「默…你说爱我…其实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是一个自私的人，对别人付出也要求回报，所以你不会在没有听到我的回答之前就走。不然就是…你早就看出我爱著你，所以你说那句话是来戏弄我，故意让我独自活得痛苦，我说得对不对？默……」

忆贵努力的不停地说服自己，以为这样他剧疼的心就会好过一点。

只是这颗心不知道『死心』是何物，依旧痴傻地为了逝去的挚爱悲伤的淌血泛疼。

「没有回话，你默认了是吧？」他哭的恍惚，忘了根本不会有人回答，「我已经知道所有的事…包括你五年前到孤儿院领养我的原因，还有你早已立好的遗属里，为何可以明正顺言地留给我位子与权力。」

「因为…我是你同父异母的弟弟啊！」

孤儿院里相遇的那一刹那……在爱上的那一刹那……就注定是一场背德的哀恋。

上帝带走了你是对我的处罚，也是为了避免我继续在这样不该的感情中沉沦下去所下的阻止。

只是一切都太晚了，两颗陷下去的心早已浮不上来，因为爱是一份来自内心深处只懂得悲哀固执的产物。

「你不懂我想要的是什麽！你不懂……我不要什麽权力财富，也不要『亲弟弟』这个身份。还给你，全都还给你……我只要你活著，活著啊……」压抑在一瞬间崩溃，忆贵不断使力的槌打冷冰冰的墓碑，痛哭大喊，彷佛这麽做能使土下长眠的默听见。

「我不要你开口喊我的名字，不要你爱我，恨我也好对我泄欲也好，就只要你活著……好吗？」

没有停止过的水泪伤心地滑落，无限悔恨的爱与思念只有自己独嚐，因为那人已无法替他分担，他所能给的……他不要。

靠著墓碑而坐的忆贵哭了许久，哭到只剩呜咽──然後整个人越来越安静，静的诡异。只有无神的眼框依旧滑落著泪水，一滴又一滴打落下方的石地，手无意识地伸进胸口……

「我什麽都不要了，为何你还是没来？」转头看著照片上的人，他幽幽的说著。

「啊……我忘了，因为我欠你一个回答，所以你生气不见我。」他恍然大悟的笑著…凄凉的笑。「呵…你等我一下。」有样东西紧紧的抵在他的太阳穴上。

「等我一下……我马上就去找你…再对你说….」

轻轻的…他扣下板机……也许是因为他心已嚐过更蚀人的痛，所以他不觉得这一刻有多痛。

上帝啊……我希望能见到他。

胸前的十字架染满血红色的液体，合著烈阳闪耀著粉色的光芒，但……渐渐失去视线与知觉的忆贵看不到……

可他却清楚的感觉到…有一双熟悉的手不停地温柔逝去他眼角的泪，想念的面孔清晰的出现在他的只看的见黑暗的眼前…

「贵……」

熟悉的嗓音使忆贵泪水不再，一抹幸福开心的笑舒展开来。

「默…别再丢下我……我爱你…好爱、好爱！」

「不会……因为我们再也不分开了……」

【完】

樱花林

这一夜的晚风中有著一股不寻常的诡异，时而浓，时而淡，不如往昔那总带来宁静的黑夜，只有胆颤、恐惧令人害怕。

池边竹节与石地互相碰撞，谱出的清脆声，是这孤幽的夜里，唯一存在。

「叩─叩─叩─」那响音传遍了这硕大院子，彷佛在述说大宅院中忧伤的传说。

「叩─叩─叩─」这响音绕过茂密竹林，穿过闪耀粉红光的樱花树林，缠绕在樱花树林所包围的木房。

「刷──」久於失修的门扇，沉沉地被推开，是一位少年。

他身著白色薄浴衣其纤瘦娇弱的骨态掩却可见，肤色与衣色令人错觉 如出一辄，奔入房中的风儿舞动著亚麻色发，阴郁的翠绿色瞳泛著一抹寒伤，楞楞地盯住因风动而起舞的樱花雨。

『是谁曾说…樱花殒落所形成的樱花雨最美丽，又是谁说樱花雨不常见……..那麽我不就是幸运之人吗？』

「哈──」少年不禁失笑。那张雌雄难辨的中性脸庞，稚丽却又散发英气，带著愤恨悲伤地笑靥更是令人生艳。

可那却是这十多年来伴我生长的一切呀，从没改变，春夏秋冬，花凋谢又在开，树一尺尺高长茁壮，如同自己一般，景色会变但却没有换过……

在这里多久…..他不想算，他知道会一直在这里到老到死…

没忘过那一双恐惧的眼也没忘过那些冰冷的态度………

鲜明清澈的回忆伴随无奈宛如流水般穿过少年脆弱的心。

回忆让早已枯萎的心受了伤，也数不清多少次了，然而痛苦却一次比一次更深消抹不去。

多少年了，我总学不会坚强，学不会去淡漠一切，学不会让风带走却只学会〝伤心″。

煽动著长翘如扇的睫毛，掩回脆弱而起的雾气消失於浓绿眼瞳里，再睁开，是淡淡的叹息。

无人的夜里不该沉浸於苦闷中，但也或许是因为在无人的夜里所以容易陷入回忆中吧！

苦涩的跨出步伐，踏在湿冷的石路，少年这才发觉自己并未著上鞋。

随性地赤著双脚，他偏离通往主宅的石路选择不停飘落樱花花瓣的林道，湿冷粗慥的泥地，随移动磨擦刺激著少年细嫩的脚底板，迎面俯吹的冷风带著微薄晨雾染湿了著衣。

今夜，依旧是宁静，但……我却搌转难眠….

是因为在意白日时，母亲与父亲面对自己那扭曲的恨意？还是畏惧今夜微风中所满溢的自虐情绪？

不论是何种，『它』成功的令我失眠！

这一切合该算在令我憎恨的能力上，没有〝它″我不会被人当成怪物，母亲与父亲也不会有那样的眼神，也不会察觉风中鼓动的异样情绪而无法入眠。

在沉思中少年已步出樱树林，回神後，是一轮透著骇人血红的圆月迎接他，诧异的绿眼衬脱出…月的嫣红。

「原来林外是这般不堪…」从未来过这里，少年惊讶所看到的景象。

乾裂的黄土，没有一株绿草只有一棵立在月前悬崖边，凄潦乾枯了无生气的枯树。如此孤景只令少年单薄的身子发冷，欲环抱身子的两手却停止动作………

少年双眼瞪大著，绿色池畔反映老树下不停动作的人影。

拥有闪耀在血红月下的银发的男人，不断抽动他手中发出亮光的刀刃，将它坎入怀里女人的身上，一出一入，血如同瀑泉不停喷出流出，女人因痛苦而抓爬著男人背部的手，渐显僵硬，满地的鲜血染红黄土，渗入的血液如同她的生命消失，痛楚没有了…已是一副死尸，此时男人像是对玩具没有兴趣的小孩一般丢弃了尸体，刀刃却依旧镶在女人胸里。

与发色相同的双眼充斥著满足地快意，残忍满意的双唇笑著，舔著沾满血红的双手，沉浸在杀谬中。

他残害的乐趣令少年不住颤抖，他紧咬著下唇强忍喉腔中溢出的酸意，恐惧使少年无助，『我该大喊吗？』他疑惑，如此一来不就暴露行踪成为下一具尸体？哪我该怎麽办……….

思索间，男人停止动作，银瞳缓缓地揪住前方的少年，一瞬间少年感到血液冻结，男人邪魅的容貌泛起一抹饶富趣味的笑意，令他竖起寒毛，骇意灌冲全身。

男人开始移动修长的双脚，向他迈进。

「不……..」少年恐惧地抓不住自己的声音，颤抖的身躯不断往後移动，最後害怕使他拥有力气奔回樱树林。

他如同无头苍蝇在树林中乱窜，不知道要跑向何方，只想逃离那男人的追捕。

突然，一双精壮有力的手臂，由後方向前勾缠住少年瘦弱的腰，阻力令少年顺势倒进後方温热的胸膛，男人狂妄地圈住少年，享受人体自然散发的热气。

「不──放开我─不要碰我!!」少年尖叫出声，双手不停扯动腰间的围捕，却怎麽也挣扎不出他的銍固，越是挣扎腰上的力道越是加重。

「我可不想…将得来不易的猎物美人放开呀!!!」

男人低沉诱魅的嗓音，煞是好听，然而说出的字句却夹杂著戏睨使少年胆颤。

低头吸取怀中人儿的发香也是全身自然散发的香味，香气动人，撩拨著男人血液里戏弄猎物的邪恶分子，再一次用力紧搂住少年柔软娇躯故意似地磨蹭挑逗著，头颅深埋肩窝，唇瓣咨意游移锁骨，恶劣戏腻。

「你……你不知羞耻。」难忍羞愤，少年反过身怒瞪他。

薄唇微扬，男人抬头看著这忘记害怕，正发怒的美人。

很美……真的很美。男人不由得赞叹。

月眉不满的揪皱，愤怒而显得有生气的绿眼，喘气微颤的饱满樱唇，稚嫩艳人，美不盛收。但银眸在黑夜里看得很清楚，少年娇艳的容貌一览无疑。

『美丽的猎物……令人舍不得放开呵……..』男人思虑著该如何做，如何欺负诱人的猎物。

怀中人儿像是知道他的想法，怒颜渐渐僵硬，恐惧剧增！也因为如此男人更加倍想戏弄他，欺负他。

「你知道我想做什麽!？」像问句也像肯定句，没让他回答，男人已付诸行动。

在少年惊呼与挣扎下，男人扯下少年腰间的衣带。

瞬间──原本贴附胸膛的薄衣，已然敞开遮盖不住曝露的白皙肌肤。

不理会少年的抵抗，男人将衣带绕绑住少年早被制住的双手手腕。

「住手─你──」挣扎喊叫著，无奈身形差异太大，少年只能眼睁睁让男人把自己的双手拉高过头，身体被迫倒躺在男人早已布置在地上的大衣中，身上的薄衣也随著脱落，纤细娇嫩的玲珑曲线，展现诱人魅力，两人紧贴的形体，嗳昧十足。

「告诉我，你的名字？」他破例的想知道猎物的名字。

少年紧咬著下唇，摆明了不会回答。

「呵──」男人邪魅一笑，狂妄的手指沿著少年凸起锁骨来回游移把玩，挑逗敏感肌肤。

「你………」出口的怒骂声消失在男人的口中。

男人惩罚性的吻著他，由吻变成啃咬，由浅到深，少年根本无法抵抗他的攻夺，只能任由男人不断的侵入，吸吮口中温热液体，扰动无处可躲的小舌。

男人媚惑狂傲地掠夺，从红嫩诱人的双唇到小巧挺立的鼻梁，再转移吻上他的耳垂。

落花轻墬的吻，宛如醉人沉迷的迷药，力气完全消失….无力反抗的少年，全身酥软，理智沉没於火热接触，肤色呈现红晕，微启的小嘴不自觉溢出被撩启的情欲吟哦。

种下情欲种子的薄唇，游移来到了少年的耳边，沁出的热气喷洒刺激著敏感耳上，掀起少年轻颤。

「你真甜呵~~~」湿热的舌尖，沿著耳窝来回舔扫，暧昧含咬少年小巧耳垂，令他不住轻颤…也不住娇喘连连。

「啊….住、住手……」

男人游移在他胸前的大手，往下移动到他未经人事的稚芽上轻捻戳揉著，舌尖也滑到小巧的乳首，加重这一切在他身上的挑逗。

「你叫密是吧……」男人抬起埋在他胸前的头颅，银眼含笑地看著那一双原本迷蒙的绿眼，因为他的话…一瞬间变的满是不可置信。

「你…你……你知道…」

「当?然?是?猜?的！」虽然他话，说的像是真的一样，可脸上却跑出一股戏睨的冷笑。

「你说谎──」指控的话全落入男人袭上来的嘴中，湿热的滑舌霸道地闯进其中玩弄著闪躲的粉舌。

为什麽？为什麽他要这样对他，他是真的知道他是谁…他身上那一股…带著明白性的游戏态度….他一清二楚地感觉到……

同时…也害怕著……就如同其他人那样害怕他…….

男人庞大的身躯紧紧地压制住身下的娇躯，再热吻交缠的期间，他的一手戳揉著已然肿胀濒临解放的稚芽，一手将少年反抗的双腿架上自己的肩头，私密处就紧抵著男人不知何时打开裤头的下腹地。

不─不要──密清楚的知道男人的下一步要做什麽，极力地开始扭动著身子反抗。

但….一切就如男人所安排，硕大的粗物挤进了窄小的柔软中，不顾小穴是如何乾涩……

「唔──呜─」密被堵住的小嘴，因为身下传来撕裂般的痛苦而呻吟著。

为什麽……他们都是男的……为什麽他要……

单纯地密完全无法明了男人的想法，只能无助的承受不断进攻的硕大，他所带来的疼痛…

还有不断攀升的陌生快意……

「邑辉一贵……记住这个名字……」男人离开他红肿的双唇，带著残忍的笑说著。

他那紧抓著稚芽的手开始沾染了稚芽流下的黏液，深埋在诱人体内的硕大，没有怜惜地抽插滴落血珠的小穴。

痛的已流出泪的密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听著他给的这句话，昏了过去。

「你是这样的美好诱人啊……希望有一天我们还会在见面！」邑辉将交合後的欲望留在昏过去的人儿体内，才缓缓的抽出……

银眼满意的看著…..那昏睡的丽人身上慢慢浮现的诡谲印痕，被一片片落下的樱花瓣覆盖住，艳丽的残美……

得到满足的邑辉，没有留恋的转身离去……

我亲爱的密……那将是我们相见的证物！

【完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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